
主題 3：催眠

探討無形、靈界、神性等不可⾒之物與概念，催眠作為⼀個技術，給了我們相當寬闊的討論

與想像空間。當梁廷毓在過去的節⽬強調⿁神可能的物質性時，神秘世界的物質感受（⾊）

究竟能如何被定義？⼀個⼈信誓旦旦地說看到了形體、聽到聲⾳、聞到味道，是不是代表某

件物體⼀定存在？從催眠的⾓度來看可能還真是不⼀定。如果擴張這個觀點，那麼整個世

界、整個宇宙、萬事萬物，可能都是唯⼼、唯意識所造的；但這樣的觀點真的正確嗎？我們

該如何處理客體及主體之間的微細差別？雖然這已是古老的哲學問題，但是在討論神秘學世

界時，採取不同的立場，勢必會影響⼀個⼈的信仰及宇宙觀。藉由討論催眠來探討⼈的意識

及感官作⽤，或許能幫助我們進⼀步回答這些問題？是故，本組的「跨維度播⾳」，邀請藝

術家吳思嶔與其合作的催眠⼼療師王聖華，⼀同探究催眠的原理與應⽤。

吳思嶔是國立台灣藝術⼤學雕塑學系與國立台北藝術⼤學美術創作研究所畢業，其作

品獲桃源創作獎及台北美術獎，亦曾參加國美館亞洲藝術雙年展，也在⽇本、中國、美國、

義⼤利等國展出。其與劉玗共同創作的作品〈遺產之旅〉（2019）、〈逃逸路線〉

（2021）都運⽤了催眠的技術。吳思嶔在創作⾃述裡曾說，他的創作主題常遊走在⼈類與

⾃然之間、當代科技與古老技術之間、現實與神祕現象之間，在這些連結中建立⼀套詮釋⽅

法，來開啟某種跨越時序、物種與真實性的想像及世界觀。思嶔的作品運⽤了非常多有趣的

神秘學技術與元素，除了催眠，還有重現跨物種感知的〈⼭羌模仿術〉、探討矮⿊⼈古⼈種

的〈名字嗎？我有很多個〉。這⼀集的訪談幾乎是對他的創作歷程與理念進⾏⼀次深入的爬

梳。催眠⼼療師王聖華（⼩⼭），淡江⼤學教育⼼理與諮商所碩⼠畢業，⽬前是任林教育基

⾦會諮商所副所長，其學習與實踐 NGH 近⼗年，為AAH / Seth 取向催眠師、ABMLP執⾏

師，與和諧粉彩正指導師。⼩⼭老師擅長的議題有催眠、⾃我探索、創傷悲傷失落相關議

題、原⽣家庭相關議題，曾受邀請參加藝術家吳思嶔與劉玗的創作計畫〈遺產之旅〉

（2019）、〈逃逸路線〉（2021）。在節⽬裡，⼩⼭老師為我們詳細介紹什麼是催眠、催

眠的種類、催眠的六種深度狀態、催眠如何能幫助我們⾯對不同的關係，以及催眠如何幫助

我們思考前世今⽣、靈魂、⿁神等神秘學⾯向。



EP6「信念製造敘事、事件，與物件：專訪藝術家吳思嶔」，訪談重點節錄

作品〈遺產之旅〉

〈遺產之旅〉這件作品是⼀個觀眾戴著耳機、進入到⼀個空間。那個空間有點像是⼀個無⼈

劇場，空間裡有⼀些燈光，或是聲⾳的變化。⽽耳機會導引觀眾轉換不同的位置觀看；它的

觀看比較像是⼀種凝視，或者，它不是⼀個有影像式的觀看。它單純只是⼀個空間，以及⼀

種氛圍的變化的觀看。那這件作品那時候是在 C-LAB 展覽，策展主題跟規訓有關，所以其

實作品某個程度上是在回應這個主題。我跟劉宇在構思這件作品的時候，因為這並不是在我

們創作脈絡裡⾯所熟悉的主題，所以其實我們⼀⽅⾯是依照著我們經驗過的事情，或是看過

的事情，去想像這件事情怎麼可以被建構起來。我們使⽤了⼀些我們所經歷過的或者是⾃⼰

感受的東⻄，結合我們所讀到的歷史資料，設計了四個章節，包括比如說我們之前去過德國

的集中營， 還有像台東的岩灣收容所。

我們想要⽤⼀種比較不同的⽅式，去看⼀種歷史濫觴。因為規訓這件事情或是被禁

錮、⾝體囚禁這件事情，其實很常跟⼀種歷史錯誤綁在⼀起。但是，除了我們判斷對錯的這

個道德問題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式可以看它？以⼀種療癒，或是很感覺的事情，去解套

這個對和錯的問題？所以基本上耳機裡⾯播放的內容，就是催眠；催眠是⼀個貫穿觀眾整個

旅程的⽅式。譬如說，我們很常有⼀個經驗就是我們帶著耳機進去參觀博物館、聽導覽。在

聽導覽的時候，你會對⼀個物件有更多的認識。那個更多的認識會讓你覺得說我好像看到了

它更多的東⻄、超越它的東⻄；譬如說你知道它的歷史、它的脈絡之後，你好像看到更多更

超越的事情。⽽我們在這個展覽整個形式上的設計，會比較傾向是⽤這樣⼦的⽅式，就是它

其實不是讓你真正地看東⻄；你看的東⻄其實在你腦中，透過聲⾳的引導，讓你去看到更多

東⻄。像是我們在展場中間設計了幾個⽅形的、有點看起來像是⼀個⽔泥塊的物件，那它其

實是在談集中營的房舍，⽤⼀個很抽象的形式。

作品〈逃逸路線〉

其實我們在⼗年前的時候有做過跟這主題相關的⼀件作品，所以〈逃逸路線〉其實有點像我

們⼗年前做的那個作品的重製版；但基本上還是重新做了⼀件作品，只是說裡⾯相關的主題



是⼀樣的。這個作品在談兩個末⽇預⾔；這兩個末⽇預⾔事件的主事者都是台灣⼈，只是⼀

個發⽣在台灣，⼀個發⽣在美國。其中⼀個融合了⼀些基督教教義跟它的世界觀；它其實有

點包羅萬象，是把很多不同的信仰體系融合在⼀起，但終究還是⼀個比較偏⻄⽅基督教式的

⼀種末⽇觀。另外⼀個比較是中式的，⼀種八卦或是易經的⽅式；我覺得我全部解釋下去可

能會解釋太多，但基本上它是⼀個是⻄⽅、⼀個是東⽅的，有點像是⼀個對照關係。那其實

這兩個事件它在當時都引發蠻⼤的社會新聞，其中⼀個是在1996年，它預⾔台灣在那段時

間會進入末世，然後世界整個會進入⼀個世界⼤戰的狀況。它後來帶著許多信徒逃亡到美

國，然後預⾔上帝會乘著⾶碟下來拯救他們。另外⼀個是在2010年左右，⼀個叫王老師的

預⾔者，預⾔了台灣會發⽣⼤地震、斷成兩半。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發現，這兩個主事者其實都對他們⾃⼰所預⾔的敘事有⼀個很完

整的世界觀。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他們帶領著這些信眾，同時製造了這些敘事。他們同時

也製造了很多看起來像是敘事中的物件。某個層⾯來講，你會覺得很像是在看⼀個科幻⼩

說，⽽他們的狀態，其實是在⼀個現實世界裡，實踐了這些科幻。這些東⻄被實踐的時候，

那個科幻好像變得不只是⼀種虛構的狀態。這些事是我們有興趣的，也就是這些信念如何去

製造了敘事、製造了物件、製造了這個世界。如果稍微對催眠有⼀些認識的⼈，可能會知道

說這裡⾯使⽤的，其實有點像是催眠帶你進入前世今⽣的那個⽅法。因此，我們便透過這個

⽅法，把劇本嫁接在這個⽅法上，讓整個作品的結構可以發展。

因為這兩個事件都在當時被媒體⼤肆的報導過；基本上，媒體都會以⼀種詐欺犯的⽅

式收場，就是視這兩個主事者為詐欺犯，然後這些追隨者都是不正常的⼈。但在我⾃⼰私⼈

的思考裡⾯，我會覺得沒有⼈是正常或不正常，差別在於你相信的到底是什麼。其實說真

的，我覺得這兩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兩個很浪漫的事件，因為這些⼈全⼼全意地去相信上帝會

乘著⾶碟來拯救他們，然後他們真的在美國那個地⽅完成了⼀些事情、搭了⼀個祭壇，然後

相信這⼀些修煉會為他們帶來⼀個美好的未來。這件事情、那種信仰的狀態，對我來講是很

感⼈的。催眠它是⼀個製造空間的⽅式。這件作品不斷地回溯每⼀個當時發⽣的事件場景，

或是說當事⼈所影射的⼼理狀態，所以其實我也⼀直在揣摩著某⼀種信仰的狀態到底是什

麼？信仰跟瘋狂這件事情有時候只有⼀線之隔，只是說我們怎麼去定義這件事情是正常或不

正常。



這件作品裡⾯有⼀個比較跟之前不⼀樣的設定，是催眠師不只是製造空間的那個⼈，

同時他也控制時間。催眠師其實很常會做的⼀件事是倒數與彈指。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帶領你

進入下⼀個空間，我們會說 3、2、1，接著就是⼀個彈指的聲⾳。這⼀個倒數的過程其實是

⼀個不停斷的時間控制；它會知道什麼時候該帶你到下⼀個地⽅，然後什麼時候該讓你停在

這裡⼀下，以及什麼時候該讓你在什麼地⽅轉換到什麼空間。這個控制時間的⽅法也關乎到

想像末⽇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其實有很多末⽇的預⾔，不管是⼤家有相信或沒相信，總會

有⼀些、有⼀部分的⼈感到焦慮。那個末⽇很像⼀種時間感的追溯，就是你越來越接近、越

來越接近、越來越接近，接近到臨界點的時候，它就這樣啪⼀下，不管有沒有發⽣，那個點

就是到了。那有可能，⼜有另外⼀個末⽇預⾔出現，那⼜是⼀個不斷重複的⼀個狀態。其實

我覺得，就我有⽣以來，我覺得好像⼀直不斷出現這些預⾔跟事件，然後我們也不斷地在⾯

對災難。這東⻄是⼀個持續性，它不會有⼀個結束，但它就是⼀直輪迴、⼀直輪迴，⼀直往

前、⼀直往前、⼀直往前。或許不是輪迴，⽽是⼀個⼀直往前推的⼀個狀態。這個時間感就

會牽涉到我想像催眠的這種時間感。對我來講，這兩個好像有⼀種蠻重疊的、對於時間掌握

的⼀種感覺。這是其中⼀個我們使⽤催眠的主要原因。

EP7「繞過意識批判、找到⾃⼰的內在資源：專訪催眠⼼療師王聖華（⼩⼭）」， 

訪談重點節錄

催眠療癒是⼀個透過語⾔的引導，讓催眠師可以陪著被催眠者⼀起進到他的內⼼世界，探索

他的內在世界。催眠是⼀種繞過我們意識批判的⼀個與內在接觸的⽅式。當我們繞過我們的

意識批判，我們邏輯理智裡的那些不可能啊、這個沒有辦法啦，或是怎麼會這樣⼦，這些批

判消失了之後，其實我們更能夠跟內在連結。我們會知道我們真的想要的是什麼、想要去哪

裡，或者是我們曾經有得到什麼樣的資源。催眠是⼀個注意⼒的集中。我們其實平常很常進

入到催眠的狀態，像是所謂的⼼流，其實是⼀個催眠的狀態。有時候開⾞或是騎⾞，⼀上

⾞，怎麼突然就到了，我不知道剛剛回家的路上到底是左轉還是右轉還是停紅燈。其實那就

是⼀個催眠的⾃動化狀態。

在催眠秀裡⾯，你會發現說其實燈光，還有聲⾳、會場的⾳樂，還有你上到舞台上

⾯，你本⾝就進到⼀個催眠狀態了。⼤部分的⼈上台了，如果在上⾯不聽從指令的話，可能



就是會尷尬。你會覺得哎呀好不舒服，所以上去了，其實代表⼀個同意說我上了舞台了，這

也是⼀個催眠⼀個環節。所以在催眠的舞台秀裡，它有層層的環節，並不只是把⼈抓上台⽽

已。⼈在台下的時候其實催眠是做了很多的篩選。他做完了篩選，才把那些敏感度比較好

的、比較有反應的，從觀眾席上抓上來。我們催眠最常使⽤的是六個深度。越深，當然就進

到越潛意識，我們的意識層⾯也就越來越少。在療癒裡⾯，或許深度⼆或三就可以做很多的

探索了，甚⾄到深度四。但是舞台催眠，當你被篩選了、站上舞台了，你可能就已經在三

了。催眠師引導⼀下，你就變到四到五。所以他們會看到不存在的東⻄，或者是他會看不到

催眠師的存在。

催眠的第⼀個深度，是我們說的⼩肌⾁，像是眼⽪可能會張不開。第⼆個深度，就是

⼤肌⾁；你的⼿臂可以被催眠師的指令所引導，做出⼀些動作。像是催眠師邀請你想像你的

⼿很輕，你的⼿就會⾃動浮起來的感覺。第三個深度就是全⾝的肌⾁；你可能全⾝肌⾁會變

得很僵硬。第三個深度也有忘記數字的效果；就是你可以忘記某⼀個數字。當我邀請你數 1 

到 5，但是說你會數成 1、2、3、5，你就很⾃然地跳過了 4，很⾃然地跳過。來到深度四

的時候，你可以遺忘更多東⻄，比如說你的名字，逐漸地可能說不太出來。還有我們有在做

催眠的⽌痛，在法國已經在做這種⿇醉醫師在做催眠，那⼩⼿術他都不需要⽤⿇藥，⽽是直

接⽤催眠的⽅式，讓他感覺不到疼痛。深度五的話會是看到原本沒有的東⻄，也就是無中⽣

有。比如說催眠師邀請你保持在那個深度、打開眼睛，你會看到原本什麼都沒有的牆上出現

⼀個時鐘。有⼀些⼈到那個深度的話，他可以看到原本不存在的東⻄；因為這是我們的想

像，所以我們的⼤腦會把它當成是真的。那進到最深的深度的時候，深度六，叫做視⽽不

⾒。你可以引導被催眠者看不⾒原本存在的東⻄。比如說，我們的老師之前有做⼀個舞台秀

的表演，他會說待會我數到 3，你眼睛張開的時候，你就看不⾒催眠師，但是你聽得到我的

聲⾳。那個被催眠者的眼睛張開，就看不到老師；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反應就是老師好像消失

了，但是其實他眼睛還是看得到，只是他反應給⼤腦的潛意識是告訴你說，那個東⻄不存

在。

我們在跟⼈應對，其實就是兩種⾯向，⼀種是我⾃⼰跟⾃⼰的關係，還有⼀種是我跟

他⼈的關係。當然還有第三種⾯向，就是我跟無常的關係。所以我可以我很常地透過這幾個

⾯向，加深我對於我⾃⼰的認識、我對於我⾃⼰的了解、我對於我⾃⼰能夠找到「我⾃⼰其

實是完整的」、「我⾃⼰其實是好的」，來去陪伴他，讓他感受到「其實我是能做到的」，



接受⾃⼰的⼀切。在催眠的情境裡⾯，我可以透過跟⾃⼰的對話，可以透過跟我們內在的智

慧對話，或者是我們會講說我們跟⾃⼰的器官對話，透過對話的⽅式，來去讓⾃⼰知道說：

你很好喔。是你⾃⼰告訴你⾃⼰，你很好；你⾃⼰告訴你⾃⼰，你真的做得很不錯。⾃⼰可

以感受到那個好的時候，其實⼀切都改變了。

如果是他⼈的關係的話，對我來說，沒有⼀定要放下，或者是我沒有⼀定要接受；重

點是能不能夠好好地過⽣活。每⼀個⼈對於「好好過⽣活」的定義都不太⼀樣，那確實有⼀

些⼈會覺得我要放下、我要接納、我要愛與包容，才能夠往前走。但我後來發現其實不⼀定

只有這樣他才能夠好好的⽣活，他也可以，我們講所謂的同理，但不⼀定可以同意。我可以

知道事情的發⽣，我也可以⽤我現在已經重新看過、或是重新整理過的⾃⼰，來往前走。那

我不⼀定要寬容他，我不⼀定要接納這件事情。很多過去的創傷，或者是別⼈對你很殘忍的

對待、很不好的對待，現在此時此刻其實已經不在旁邊了。但我們會這麼難過，是因為以前

過去的經驗，那我們確實花了很多的精⼒在安慰⾃⼰的過去，還有花很多精⼒，害怕那個之

前曾經發⽣的東⻄。這是很⾃然發⽣的。那我們怎麼樣可以把那些精⼒、把那些能量拉回到

現在？怎麼樣好好地對待⾃⼰？那或許他就可以帶著這個我們原本就有的往前走了。

⽽⾃⼰跟無常的關係，其實就是個⼈的價值觀，你如何⾯對⽣命。譬如說出⽣或者是

死亡 ，或者是意外。我們講無常是⼀種你沒有辦法控制的事件的發⽣，不管是⼼情也好，

或者是事件也好，或者是⽣老病死也都好。那就回到我⼀開始講的，只要你覺得好就好；只

要你覺得可以好好地過⽣活，那你對於無常的關係，對你來說就是正常的。因為每個⼈跟無

常的關係都不太⼀樣，譬如說死亡，每個⼈對於死亡的定義都不同，不同宗教也當然不⼀

樣。每個⼈⾯對死亡需要的時間也不太⼀樣，所以我沒辦法也不會去定義說這個⽅式是好

的，⽽是我可能會陪著那個⼈去探索，死亡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